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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由徐訏《鬼恋》不同版本的比对入手，发现作家有意修改了小说中的香烟品牌，并在小说中加入了

香烟作为“赠礼”的情节设计。以此为进路，本文以1938年单行本《鬼恋》中“香烟”的具体呈现方式

为线索，展开“香烟”作为“礼物”与“物”在叙事上的美学分析。其次，聚焦于徐訏所虚构的Era埃
及香烟，尤其是“Era”和“埃及”这两个别具“时代”深意的香烟特质上，联系近代埃及与中国的历

史命运，分析作家如何将时髦的香烟与反帝斗争结合，深挖“香烟”所承载着的浪漫想象与国族象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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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wit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versions of Hsu Yu’s Ghost Yu,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author intentionally modified the cigarette brand in the novel, and added cigarettes as a 
“gift” plot design in the novel. Taking this as the approach, this paper takes the specific presenta-
tion way of “cigarette” in “Ghost Love” officially published in 1938 as the clue to carry out the aes-
thetic analysis of “cigarette” as “gift” and “thing” in the narrative. Secondly, focusing on the Egyp-
tian cigarette Era invented by Hsu Yu, especially the two cigarette characteristics of “Era” and 
“Egypt”, and connecting with the historical destinies of modern Egypt and China, the author ana-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3.112029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3.112029
https://www.hanspub.org/


王菡 
 

 

DOI: 10.12677/wls.2023.112029 167 世界文学研究 
 

lyzes how to combine fashionable cigarettes with the anti-imperialist struggle and dig deeply into 
the romantic imagination and national symbolic significance carried by “cigaret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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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人传统吸旱烟或水烟，香烟自晚清舶入中国后，很快就成为了一种时髦——“闺人竟尚吸纸烟”，

在公共交际场合，“可见粉白黛绿者流，十之七必以纸烟实其樱唇，恣吸若狂”[1]。至民初，妇女解放

运动的开展、卷烟机器的发明，以及在烟画、美女月份牌等香烟广告的强势宣传下，吸烟女子的摩登形

象日渐深入人心。这股烟潮也燻向了当时的文艺圈，于是香烟不仅成为文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爱物，

而且也进入到其文学创作中，用以传递吸烟者的性格、姿态、情感、身份地位等方面的信息，是文本中

极具叙事功能和象征意义的符号。 
《鬼恋》是徐訏的成名作，初载于《宇宙风》杂志 1937 年 1、2 月号，上海夜窗书屋 1938 年出版单

行本，亦曾多次改编为电影。香烟作为小说中重要的时尚配件，不仅贯穿于人鬼“相识、交友、求爱、

冲突、分离”的整个过程，而且还被用于搭配“鬼”的外貌形象和都会生活，以塑造出一个如香烟般魅

惑撩人，同时又像烟雾般神秘不可捕捉的女鬼形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比对《宇宙风》刊行版与 1938
年版单行本的具体细节，笔者发现单行本中徐訏对“香烟”的描写有明显的调整之处：一是将“鬼”吸

的香烟品牌从英国烟商的“品海牌”香烟改成“我从未在中国听过”的 Era，并特别强调其来自埃及；二

是随着香烟品牌的改动，徐訏在单行本的开头与结尾中加入了将香烟作为“赠礼”的设计，并增加了看

护周小姐一角来完善“礼物交换”的结构，丰富了小说的内容与物文化叙事体系。 
目前关于《鬼恋》的研究多集中在原型分析、女性形象、叙事艺术特征、电影改编等方面，对小说

中的物象尤其是“香烟”的叙事研究少有关注。基于此，本文从物质文化批评理论出发，探讨香烟在《鬼

恋》中的呈现方式与叙事功能，同时聚焦于“Era”和“埃及”这两个别具“时代”深意的香烟品牌特质

上，结合近代埃及与中国的历史相似点，分析作家如何将时髦的香烟与反帝斗争结合，透视其中的国族

象征意义。 

2. 作为“礼物”与“物”：香烟的叙事功能 

《鬼恋》以“人鬼恋”作为故事脉络，讲述了一段发生在大都会上海中的浪漫邂逅。香烟作为都市

时尚配件，被徐訏有技巧地用于催化与缓冲男女之间的情感攻防，同时又被作为“赠礼”勾连着“我”

与“鬼”的情感脉络。本节将结合马塞尔·莫斯、路易士·海德的礼物研究，思考单行本中香烟作为“礼

物”与“物”在小说结构与内容上的意义。 

《鬼恋》以倒叙的方式开始讲起：“我”回忆十来年前去拜访一个友人，他从欧洲带回了一种“我”

在中国从未听见过的叫做 Era 的埃及纸烟，味道淡醇而迷人。朋友见“我”喜欢，便将其中两匣送给“我”。

在此，Era 烟作为归国友人的赠礼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流动，初步形成了小说中“礼物交换”的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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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别朋友的那个月夜，走在回家路上的“我”突然想抽烟，便走到山西路口一家烟具店买洋火。准备

离开时，一名全身黑衣的女子进入店中买烟，却发现店里没有卖她想买的 Era，但女子不似常人的打扮及

其深夜上街买 Era 烟的巧合引起了“我”的注意。离开烟具店后，女子拦住“我”询问斜土路的方向，

在对话中声称自己是“鬼”。我被这个美丽奇异的女“鬼”深深吸引，决定为她带路。随后“我”拿起

Era 来抽，想起她要买 Era 烟的事，便递给她一支。两人于是先后抽起了 Era，并就“鬼的形成”、“鬼

的美丑”、“鬼的名字”等话题展开了一次次奇妙的“鬼”辩，逐渐拉近彼此的距离。然而路途有限，

两人难以通过短暂的互动建立长久的关系，因此分手之际，“我”在坚持与“鬼”约定下面见面的同时

赠出 Era 烟。 
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在研究古代社会的馈赠交换制度时发现，礼物交换是一个交融人与物的社会

文化体系，它通过送、收礼及回礼的义务，能够建立起收礼者和送礼者二者之间在情感、精神上的联系

[2]。由此，莫斯提出，作为礼物的物品并非无生命的、工具性的物，而是具有某种毛利人称之为“豪”(Hau)
的神奇力量。这种力量不单是礼物本身蕴含之灵，也是礼物赠予者之灵，因此赠物予人就是赠出自己灵

魂的一部分，而接受某人的礼物实为收下对方灵魂的一部分，从而与之产生精神关联。但保留他人的精

神是危险的，收礼者必须通过回礼来返还送礼者的“豪”(Hau)，于是便有了收礼必回的强制性义务。可

见，徐訏在单行本中正是通过“有烟同享”与“赠烟”的情节，创造出了小说中的情感交流；而在回礼

的义务原则下，徐訏亦透过“物”的循环馈赠，为“我”与“鬼”建立起必须持续往来的关系。另外，

如引言所述，香烟是民国都市交际场中一种必不可少的应酬品。男女间因赠予和接受香烟打开正式交流，

点燃情爱之火，才有机会选择相悦之人再续情缘。由此，便如海德所说，“礼物交换与性爱生活在这方

面是相通的，礼物是爱神(Eros)的流出，因此要说礼物因为被使用而存续，就像在描绘自然的事实：欲力

(Libido)唯有藉由发泄才会丧失。”[3]换言之，当“我”将 Era 烟送给“鬼”时，两人不仅通过“礼物”

的流动完成情感的联结，而且透过香烟本身具有情感、欲望的象征，徐訏还加强了“礼物交换”具有“爱

欲交换”(Eros-trade)的意义，预示着下文“我”对“鬼”的爱恋追逐。 
在接下来的发展中，“我”与“鬼”开始了一整年的夜会漫步。在日渐交往中，“我”被“鬼”的

博识和聪敏所倾倒，希望与她的关系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但她始终说自己是“鬼”。为了维持这份可贵

的友谊，“我”只好不再追究她的身份。而在某个到龙华附近约会的夏夜，“鬼”邀请“我”到家中避

雨，两人关系开始打破。当坐在沙发上开始吸烟时，“鬼”借家中男性衣服的存在表明自己是有夫之妇

的身份，而后“我”发现所谓的“丈夫”不过是扮男装的“鬼”时，便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直接向“鬼”

表白。“鬼”听完后没有应答，而是直接跑开，拿起圆桌上的一支烟和一匣洋火，脸上毫无表情地抽着。

“我”没有追过去，也不敢正眼看她，而是默默靠着钢琴等她，等她抽上烟，等她从嘴里吐出烟来。直

到第二口烟吐出，“鬼”才开口说话：“但是，你是人，而我是鬼”[4]。香烟在这里起到了缓冲紧张气

氛的作用，而就像徐訏在《论烟》里说的：“外交家以烟缓和自己的回答”[5]，人物间的折冲进退亦在

吸烟吐烟的行为中，打开了协商的可能。在这之后，两人就女子是否为“鬼”、是否要继续投入感情展

开争辩。通过争论，“我”知道了“鬼”不是死后的一缕幽魂，但她仍用“人鬼殊途”和“朋友是两人

最好的距离”的理由来拒绝“我”的求爱，这使得证明她是装鬼成为“我”的执念。 

这次分手之后，“我”借助烟斗、OMEGA 表作为证据屡次试图探寻她的身份，但都受到了阻扰，

“鬼”为了躲避“我”甚至选择出走，并写信建议“我”出游散心，让彼此冷静。可当“我”回到上海，

在龙华探桃花时无意间邂逅白天作尼姑打扮的“鬼”时，便决意拆穿女子，希望让她能接受自己的感情。

面对“我”的逼问，“鬼”先是伏在椅背上哭泣，可当“我”继续向她求爱、追问她的过往时，她“突

然冷静下来，一点激愤的情调都没有了，微微地一笑，笑得比冰还冷，用云一般的风度走到桌边，拿一

支烟，并且给我一支：‘人，抽支烟，平静点吧。不要太脆弱’”([4] p. 78)。香烟的出现再次缓冲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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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情绪，并让“鬼”娓娓道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她曾是秘密工作的革命份子，后来被迫亡命国外。

回国后她发现爱人已经牺牲，加上目睹革命过程中卖友、告密、被捕等种种行径，使她只想遁世封闭自

我，于是决定做“鬼”。得知真相的“我”希望用“爱”将“鬼”拉回“人世”，但“鬼”仍选择离开。

在这样的追逐与躲避中，故事情节一步步向前发展，“我”也因为爱而不可得陷入了痛苦的境地，及至

生病住院。 
依循莫斯的礼物交换逻辑，回礼是必要的。因此在“我”与“鬼”无法见面后，徐訏在小说最后安

排了看护周小姐的出现。周小姐在医院照顾“我”期间曾多次接触扮男装的“鬼”，她不仅收下“鬼”

的礼物，也负责转交“鬼”的礼物给“我”，是促使小说完成“礼物交换”结构的关键。在“我”被医

生允许吸烟的那天，周小姐像往常般转交了鲜花，同时送来了两匣 Era 烟及装有千元支票的一封信，信

中写到：“Era 两匣，这是我们都爱吸的纸烟，我们从它会面，再从它分手吧。……祝你：好好做人。鬼”([4] 
p. 94)海德认为，就礼物交换的过程而言，回礼会增值，而这过程便是回礼者的心灵劳动，因此礼物能使

人产生蜕变。在此，促成两人相识的 Era 烟以礼物的形式再次出现，但“鬼”的离开，表示她拒绝接受

“我”的情感，以避免心灵的劳动。故 Era 烟在性质上与其说是回礼，不如说与莫斯所谓的拒绝收礼相

似，是“一种拒绝结盟，断绝友谊的表现”[6]。然而“鬼”在送出 Era 烟时还主动送出了医药费来维系

两人的交换关系，但她留下信件后就消失无踪的结果，使“我”回礼的义务无法完成。这不光造成“我”

无法如“鬼”所愿“好好做人”，也使“我”失去自由而沦为记忆的囚徒([6] p. 75-76)，最后只能继续纠

缠在这段似梦的关系中念着“鬼”的下落无法解脱甚至“蜕变”。 
综上而言，香烟在《鬼恋》中具有“礼物”的特性，在交换过程中联系着人物的互动关系与情感流

动。而当交换关系落实到叙事之中，“礼物”亦是“物”，即是使得情节得以接连发展的结构“物”。

至此，香烟在小说中标志着人鬼关系的建立与结束，而人鬼的浪漫奇情故事，亦在香烟的流动馈赠、往

来吸吐之间，打开了人物关系、影响了情节缓急、贯穿了小说结构。 

3. “来自埃及的 Era”：香烟的政治意涵 

《鬼恋》的故事常被认为浪漫有余、远离现实，但同一时期《论语》“鬼故事专号”上发表的短剧

《鬼戏》中，徐訏借用人、鬼互动隐喻中国受外国侵略的近代历史，讽刺现实的意味浓厚[7]。同写“人

鬼”关系的《鬼恋》，作者将“鬼”的身份设定为革命分子，并两次出现“龙华”这个刑场，隐隐触及

了大革命时期的伤痕。而作为本文分析对象的“香烟”，徐訏在 1934 年《论烟》中曾把唇齿间的吸烟小

事比为判断人类文明进步的节点，从而把“香烟”提升到足以反映历史社会意义的层次。循此思路，穿

透小说中具有“时代”语义的埃及香烟所构造出来的浪漫想象，亦可提取出其中的现实指涉与国族象征。

由此，本节将聚焦于“来自埃及”这个别具时代深意的异域国度上，结合《鬼恋》修订前后的时代背景，

分析香烟品牌改动所隐含的政治意涵。 
如前文所述，徐訏在单行本中有意将香烟牌子从英国烟草公司的“品海牌”香烟，改为现实中并不

真实存在、小说中“我”也从未在中国见过的埃及香烟 Era，并将其作为“礼物”置于跨国的交换环境中。

就中国烟草消费史而言，品海香烟是英国烟商最早传入中国的老牌香烟牌子，该香烟于 1930 年代在中国

实现了机械化生产，并因味道浓烈、价格低廉颇为上海洋场中吸烟人士们所欢迎。相对地，当时的埃及

香烟以手工制作工艺和高品质的烟草为卖点，并于 19 世纪下半叶便已在某种程度上定义了欧美香烟的品

味，成为高端香烟的代名词[8]。再从香烟特质来看，徐訏在《鬼恋》中虚构出来的 Era 埃及香烟不仅比

品海香烟品质更佳、价格更贵，而且比一般埃及烟的味道还要淡醇迷人，正如勃兰兑斯所说，“凡属光

怪陆离、异国情调的东西就产生浪漫的印象”[9]。这些传奇性的质素无疑更能引发读者对于 Era 烟的憧

憬，从而强化了小说的异国情调及女鬼形象的孤高冷艳。然而，这里仍然存在一个疑问：为什么徐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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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意选用“埃及”香烟作为友谊载体用于跨国交换？也许这得回到近代中国同埃及的关系才能解答。 

近代埃及和中国一样，既怀揣着古代文明的骄傲，也遭受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和经济掠夺，但更

拥有抗击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抱负。20 世纪 20 年代，埃及摆脱英国“保护国”的身份在名义上获得

独立，当时中国也在努力为国家谋求光明的前途。出于相似的历史命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触、

反思埃及历史，试图从中找到自身救亡图存的经验教训。尤其到了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日本帝国主义

加快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关于埃及反帝斗争和独立运动的报道在当时中国的报刊杂志上屡见不鲜，有的

甚至将两国放在一起类比。如《革命评论》在 1928 年第 6 期刊登的《埃及的反英运动与中国的反日运动》

《知识半月刊》1936 年第 3 期刊登的《怒吼吧，埃及！怒吼吧，中国！》等文章内容[10]，都体现了国

人对埃及反英帝国斗争的同情与支持，也表露出了由彼观己的反思和担忧。 
而在《鬼恋》单行本出版前的一年(1937 年 5 月 26 日)，国际上发生了两件重要的政治事件。其一是

埃及加入了“国际联盟”，当时的报刊对这一事件同样进行了大量的报导，例如《南声》便刊载了《埃

及加入国联》的文章。文章首段写道： 

“非洲弱小民族的埃及，竟然以独立国家的资格经过五十国的一致通过，正式加入国联，成为国联之一会员国

了。这是弱小民族争取独立解放胜利的表现，同时也是本届国联大会最美满的收获。同为弱小民族的我们，对于埃

及的加入国联，自然是感到快慰与热切欢迎。”[11] 

作者以中国为“国联”会员国之一的立场，表达了对埃及加入国联的欢迎，同时指出埃及是“弱小民族

争取独立解放胜利的表现”，更进一步将“中国”与“埃及”同比为“弱小民族”。文章第二段还进一

步将侵略记忆勾连至晚清，试图激发中国的民族情绪： 

“埃及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也一样被帝国主义所欺压。埃及虽老，但却‘具有青年进取的精神’(我国代表

顾维钧语)，他们不断地罢工罢课罢市表示反对英国的统治，他们更以石头木棍来与英国抵抗。他们不断斗争的结果，

争得了独立(虽说不是十分完全的独立)，并且取消了外国人在埃及的领事裁判权。”[11] 

点出埃及文明之“老”却具“青年”精神，面对英帝国统治仍能进行激进的斗争抵抗，展现出活力争取

民族权利。面对晚清以降中国被列强欺压割地赔款的历史，梁启超曾说出：“恶。是何言？吾心目中有

一少年中国在”[12]，老人/少年形象之间产生的张力便颉颃不下，而 1937 年的报导中仍特别括引顾维钧

所说的“青年进取精神”以对应埃及文明传统之“老”。可见《南声》这篇报导延续了近代以来中国知

识分子对中、埃相识命运的历史反思，意图用埃及人民不屈不挠、积极争取独立的姿态，来鼓舞同为“弱

小民族”的中国的反帝斗争热情。 
其二则是 1937 年 7 月 7 月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同年 7 月 17 日，随着国民政府

《庐山声明》的发布，中国对日抗战的全民族情绪达到最高点。这不仅是世界与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

件，对当时在法国留学的徐訏来说，开战的消息也是促使他返国的重要转折。但当他由法国搭船海上航

行一个月后抵达上海，却发现孤岛内没有丝毫民族抗战气氛时，内心满怀了悲愤的情绪。彼时的孤岛上

海的“独立”在某种程度上抵挡了日军侵占的战争火焰，但租界内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主张积极抗日

并不如想象中简单。然而，面对国内战争风起云涌的局势，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可以置身事外。于是，在

这样的时代环境和民族情绪感染下，徐訏开始着手修订《鬼恋》。从后来小说正式出版的内容来看，《鬼

恋》仍延续了刊行版中“人鬼恋”的框架来迎合、抚慰孤岛上海市民的审美阅读趣味，但与此同时，他

又巧妙利用了文学的修辞——用具有“时代”语义的 Era 埃及香烟代替了原先的英国品海香烟来隐喻埃

及的反英斗争，并刻意强调 Era 埃及烟是友人从“民族意识”起源地的欧洲带回来送给“我”的——来

伸张自己的政治表达。换言之，通过香烟品牌的改动，徐訏在文本中创设出“埃及–上海(中国)”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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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勾连，从而暗示了中国由晚清以降被帝国列强欺凌至受日本侵略的民族痛史，并曲折迂回地将当时中

国社会中亟待振作、宣泄的民族情绪隐密地安置于其中。 

4. 结语 

本文由徐訏《鬼恋》不同版本的比对入手，发现作家有意修改了小说中的香烟品牌，使得香烟在叙

事里串连起关键情节，并深化了其中的政治表达。目前对徐訏小说的评价，多以爱情故事为其所擅写，

但在物叙事理论的观照下，“香烟”在徐訏的《鬼恋》中绾合了“物–社会关系–政治象征”的多重意

义，可见当前对于徐訏小说创作的物象书写与政治维度的研究仍有待关注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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